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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雨》中蘩漪形象的分析

蘩漪是曹禺《雷雨》中刻画的一个最富有个性特征的文学形象，作为一个文学典型，蘩漪是当时其他女性典型形象无法比拟的。她虽是一个被污辱被损害的封建旧式女人，但她个性鲜明，为了追求自己的幸福，敢于冲破一切的桎梏，做一次困兽的搏斗。她不但有“雷雨”的性格，她本人简直就是“雷雨”的化身，她把周朴园竭力维护的“最圆满，最有秩序”的封建专制家庭劈得粉碎。剧作者通过塑造蘩漪这个艺术形象，抨击了封建家庭和绝对统治者周朴园的罪恶，控诉了他对人性的摧残，他的伪善。而这个最恶之家就是整个封建社会的缩影，因此说蘩漪形象的典型意义就在于揭露了带封建性的资产阶级家庭的罪恶，激起人们对不幸妇女悲剧命运的同情和对于人的地位、人的尊严、人的权利的深沉的思考。蘩漪的悲剧结局，客观上告诉人们，那种蘩漪式的个人反抗，既不能解决社会问题，也不可能给被侮辱、被损害者带来个人幸福。

一

剧作家曹禺最初在剧本舞台提示中说“蘩漪是一个中国旧式女人，有她的文弱，她的哀静，她的明慧。”她的最高生活理想只是“也是要一个男人真爱她，要真真活着的女人”。但是她的这点生活理想在与周朴园不相称的婚姻中是得不到的。尽管蘩漪与周朴园的结合是门当户对，但相差二十岁，在那个时代也就是差了一代的距离，这在思想性格、生理、心理上必然产生相互的不适应。首先，周朴园在个人感情生活上经历了不得不抛弃鲁侍萍而忍受了妻离子散的痛苦，为了维护封建家族利益的需要，后来娶的阔小姐虽给他带来地位和财富，但没有给他以幸福。经历了残酷地放水淹死二千小工，谋取丧尽天良的金钱和枪杀罢工工人的他，已经在封建制度和文化的教化下，异化为一个专制、暴戾的封建家长，在资产阶级资本积累时期的野蛮生产方式、思想方式的磨砺中，异化为一个冷酷、自私的资本家，他不再需要人格平等的爱情，他需要的是年轻美貌、可满足他的虚荣心而且柔顺、贤德以便成为他的性奴隶和家庭象征的女人。情感丰富，个性鲜明的蘩漪是绝对不符合周朴园的条件的，她泯灭不了做一个女人的渴望。其次，青春勃发、精神炽热的蘩漪与青春已逝、盛年不再的周朴园，由于二十岁的落差，在夫妻的性爱心理和性生活上也必然不相和谐，专制思想严重的周朴园在性生活上的不济，必然会加深他的自卑，从而在精神面貌上与蘩漪产生隔膜，而且，当蘩漪从周朴园的醉梦中得知周与侍萍的恋爱史时，也必然会对她那本来纯净的爱心抹上一层暗影，因此，周蘩漪与周朴园的婚姻生活不久就互相失望，继而互相回避，互相虐待，周朴园一去矿上就是两三年，回家就暴躁如雷，蘩漪则称病闭
门，不予理睬，夫妻是名存实亡。

其实，蘩漪在跟周朴园结婚的18年里，冷酷自私的周朴园只把她当成家里的一个摆设，将其禁锢在周公馆这个封建家庭的牢笼中，使她呼吸不到半点新鲜空气，她总是被压抑着，竭力管制着自己，让自己安于痛苦的生活。这种生活渐渐磨掉了她对生活的兴趣和意志，磨掉了她对真实生活的一点希望。就在这时周萍来到了她的身边，她把周萍对她的爱当成了真挚而无私的，自从她与周萍在一起，才感到了从未感到过的幸福，尽管她与周萍的爱情生活是在一种极不舒畅的环境中，不能充分享受他们应有的爱情生活，然而她满足了。当周萍抛弃她时，她违心地把自己置于极端屈辱的地位，要求周萍把她带走，甚至对周萍说“你要把四凤接来一块儿住都可以，只要你不离开我。”作为一个女性，为了自己能够获得幸福，她已经把自己踩在了脚下，企图用这样的方法来挽回已经失败的爱情，可是最终仍然挽回不了，只有当她意识到周萍已经铁了心，决意抛弃她时，她才进行了疯狂的报复。由此可见，蘩漪说过的“我的心，我这个人还是我的”这句话，充其量不过是旧时代、旧家庭里无爱情婚姻的痛苦的一种自慰式表白。不是有些同志说的，这是蘩漪追求“人格独立”、“个性解放”的表现。蘩漪没有那样的要求，也不会有那样高的理想，一个追求独立人格、自由爱情和个性解放的女性，决不会把自己的人格、爱情置于被怜悯的地位，更不会通过乞求、施舍得到爱情。

从蘩漪的最高生活理想、爱情生活和反抗方式来看，她只能是一个中国旧式女人。蘩漪虽也有鲜明的个性和坚强的反抗精神，但她缺乏开创性的能力和思想；她虽有追求真实的爱情生活的意志和勇气，但没有与旧家庭、旧社会、旧婚姻的尖锐对立和追求独立人格的理想，她的个性解放，她对爱情生活与自由的强烈要求，是要通过与周萍私奔这样一种传统的方式来达到，她尽管敢于背叛周朴园，却没有想过向欺骗她十八年的周朴园表明决意的意志，她为了得到真实的爱情生活，以畸形的方式达到目的，她的爱情悲剧是必然的。因为她的生活、思想、理想无法把她引向正确的道路，让她去冲破个人、家庭和社会的束缚，等待她的只能是屈辱的结局。蘩漪的悲剧，正是一个旧家庭里旧式女人常有的悲剧。

二

蘩漪这个在周公馆里被污辱、被损害的上层社会女性，同时也是一个敢于冲破封建家庭束缚的叛逆者。聪明美丽的蘩漪，有自己的憧憬和对幸福、爱情生活的追求，当她落入了周朴园的魔掌，成了周朴园精神统治下的奴仆后，寂寞枯淡的生活，沉重窒息的空气，把她闷得都透不过气来，渐渐地磨成了石头样的死人。就在她想安安静静等死之时，却意
外地得到了仅小他六七岁的继子周萍送来的她渴望得到却从没有得到过的情爱，点燃了她天性中炽热的爱情之火，她郁积了十几年的渴求、蓄存在内心深处的热望一下子轰轰烈烈地燃烧起来，她不顾自己是周萍的继母、周朴园的妻子，毅然把自己的性命，名誉，整个地交给了周萍。在那个封建意识浓厚的社会，又面对专横、自私的周朴园，做出这一大胆的举动，无疑是对封建家庭束缚的叛逆。但是，周萍毕竟是周朴园的儿子，他只是利用蘩漪来填补自己感情的空虚，并未对蘩漪产生真正的爱情，后来他爱上了四凤，尽量回避着蘩漪，并且为了摆脱蘩漪，想离开周公馆，一走了之。这时的蘩漪竞不择手段地死命拖住周萍，与其说是出于对周萍的爱，还不如说是出于对她自己的地位、处境的一种反抗，出于对周朴园所加给她的种种束缚限制、对周朴园的专横统治的一种反抗，同时也是对周朴园的一种揭露，而且她的揭露是那样的辛辣锋利，那样的痛快、彻底。请看这样一段对话：

周蘩漪   你最对不起的是我，是你曾经引诱过的后母！

周萍    （有些怕她）你疯了。

周蘩漪   你欠了我一笔债，你对我负责任，你不能丢下我，就一个人跑。

周萍    我认为你用的这些字眼，简直可怕。这种话不是在父亲这样

—— 这样体面的家庭里说的。

周蘩漪  （气极）父亲，父亲，你撇开你的父亲吧！体面？你也说体面？（冷笑）我在你们这样体面的家庭已经十八年啦。 我听过，我见过，我做过。我始终不是你们周家的人。我做事，我自己负责任。不象你们的祖父，叔叔，同你们的好父亲，背地做出许多可怕的事情，外表还是一副道德面孔，是慈善家，是社会上的好人物。

周萍    大家庭里自然不能个个都是好人。不过我们这一房……

周蘩漪  都一样，你父亲是第一个伪君子，…… 

在剧本的众多人物中，只有蘩漪，全面地揭露了周家的罪恶，把周朴园的冷酷、自私、专横和伪善的本质充分地揭露出来，这正是对周朴园的直接叛逆、直接反抗。

蘩漪对封建家庭的叛逆，对周朴园的反抗，是由消极逐渐转到积极的，而且是愈来愈激烈，愈来愈不可遏制，到了最后终于完全撕毁了周朴园的“尊严”，彻底破坏了周家的“平静”而“圆满”的秩序。周朴园逼蘩漪吃药（第一幕），蘩漪说：“我不愿意喝这种苦东西。”“我不想喝。”“留着我晚上喝不成么？”等等可以看出她具有反抗性，但那多半是抵御招架，属于消极的 防守性质，在周朴园的威逼之下，她为了解救周萍，不得不喝下，最终还是屈从了。在周朴园催蘩漪去看病（第二幕）的冲突中，蘩漪的态度就不同了，她已经是以一种挑战的姿态出现了，周朴园早就两次派人催过蘩漪去看病了，蘩漪都没有去，周朴园只好亲自跑来了：

周朴园   你怎么还不去？

周蘩漪  （故意地）上哪儿？

周朴园  克大夫还在等着，你不知道吗？

周蘩漪  克大夫？谁是克大夫？

她岂但不知道克大夫在等着，她甚至连克大夫这名字仿佛还是第一次听到呢！周朴园没有办法，只得再向她说明，克大夫就是“从前给你看病的克大夫”，她却说她根本没有病，就是有病也不是医生治得好的。说着，她就管自向饭厅门走去。周朴园还想用他那家长的威严来喝住她，但是完全没有用：

周朴园  （大声喊）站住！你上哪儿去？

周蘩漪  （不在意地）到楼上去。

周朴园  （命令地）你应当听话。

周蘩漪   你！（不经意地打量他）你忘了你自己是怎样一个人啦！

（径自由饭厅门下）

在这最后的“你！”的一声里，该是包含着多少的轻蔑和嘲弄之意！她的“不经意”表现了她内心的极大的愤慨和蔑视，在“你忘了你自己是怎样的一个人”的背后，隐含着蘩漪内心丰富的潜台词：是你把我逼成这样，你反倒咒我有神经病！你这个伪君子，你恨不得人人把我看成是怪物，是疯子。你怕我，因为我知道你的底细，十八年来，你把我害得人不象人，鬼不象鬼，你是怎样的一个人，难道我不知道。到了蘩漪与周朴园发生第三次冲突时，充分表现了蘩漪已经从防御者的地位转变成一个进攻者了。在一个凄凉的雨夜，周朴园正在悄然出神地看着侍萍的相片，蘩漪刚从鲁家回来，雨衣上的水还在往下滴，脸色惨白，鬓发也是湿漉漉的，在这样的时候，突然以这样的姿态出现在周朴园面前，周朴园的惊愕骇异之状是不难想象的，然而蘩漪却满不在乎，我们甚至可以想象到，周朴园愈是惊愕，她就会愈显得镇定，愈加感到一种满足的快意。请看下面一场精彩的对话：

周蘩漪  （看见周朴园惊愕地望着她，冷漠地）还没有睡？（立在门前）

周朴园  你？（走近她）你上哪儿去了？冲儿找你一晚上。

周蘩漪  （平常地）我出去走走。

周朴园  这样大的雨，你出去走？

周蘩漪  嗯，—（忽然报复地）我有神经病。

周朴园   我问你，你刚才在哪儿？

周蘩漪  （厌恶地）你不用管。

周朴园  （打量她）你的衣服都湿了，还不脱了它？

周蘩漪   我心里发热，我要在外面冰一冰。

周朴园  （不耐烦地）不要胡言乱语的，你刚才究竟上哪儿去了？

周蘩漪  （望着他，一字一字地）在你的家里！

周朴园  （烦恶地）在我的家里？

周蘩漪  （微笑）嗯，在花园里赏雨。

周朴园   一夜晚？

周蘩漪  （快意地）嗯，淋了一夜晚。

这真够使周朴园狼狈的了。所以他惊疑地望着她，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而蘩漪则如一座石像般地矗立在他的面前，一动不动地矗立在周朴园的面前。她感到快意，得到报复的满足，更显示着迎接暴风雨的战斗姿态。接着她又从周朴园的手里把侍萍的照片拿了过来，并且象逗小孩似地逗着周朴园，周朴园实在拿她没有办法，只好摆出家主的威严，命令她走开，然而立刻就被蘩漪挡了回去。

周朴园  （愠怒）好，你上楼去吧，我要一个人在这儿歇一歇。

周蘩漪   不，我要一个人在这儿歇一歇，你给我出去。

周朴园  （严肃）蘩漪 ，我叫你上楼去！

周蘩漪  （轻蔑）我不愿意，告诉你，我不愿意。

这时两个人的力量对比关系，两个人的优劣地位，已经翻了一个身子，蘩漪不再是屈从于周朴园的奴隶，俨然是一个威严的家长。第四幕末蘩漪对周朴园发起了雷电般的攻势，使周朴园招架不住，节节败退，蘩漪的彻底的反抗精神、雷雨般的性格得以充分的展现，让剧中的所有人震惊，更让周朴园难堪，她的精神，她的力量，震撼着观

众的心灵。请看：

周朴园  （在门口）你叫什么？你还不上楼去睡？

周蘩漪  （倨傲地）我请你见见你的好亲戚。

………………

周蘩漪  （拉四凤向周朴园）这是你的媳妇，你见见。（指着周朴园向四凤）叫她爸爸！（指
着侍萍向周朴园）你也认识认识这位老太太。

……………………

周蘩漪  （惊愕地）侍萍？什么，她是侍萍？

周朴园  （烦厌地）你不必再故意问我。她就是萍儿的母亲，三十年前死了的。

此时的蘩漪完全是以一个审判者的姿态，当着众人的面，无情地撕毁了周朴园的庄严的外衣，剥落了他的道德的面具，把周朴园竭力维护的“最圆满、最有秩序”的封建家庭劈得粉碎。可以说，蘩漪是雷雨的化身，周家悲剧的导演者，更是使得埋藏在周公馆下面的火药爆炸起来的引火人。蘩漪的一言一行，所作所为都在破坏周朴园维护的家庭秩序，撕毁周朴园极力保持维护的尊严，因而蘩漪就是那个家庭和那个社会里的叛逆者。

三

中外文学史上塑造了许许多多个性解放时代的女性典型形象，在她们身上表现了整个社会婚姻、爱情和妇女地位的发展与变革的过程，易卜生在《玩偶之家》中塑造的娜拉就是一个颇具代表性的女性形象。

娜拉在终于认识到了自己在家庭、社会上的可悲地位，自己不过是丈夫的泥娃娃老婆时，便对宗教、法律、道德、社会责任产生了怀疑，她明白了所谓社会责任，首先应该是我对自己的责任。于是娜拉对海尔茂宣布，现在我只信：首先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人，至少我要学做一个人。她要在今后一个人过日子时把宗教、法律、道德责任心等一大堆问题仔细想一想，娜拉的觉醒，体现了整个社会的觉醒，尤其是妇女的觉醒。娜拉追求的是独立的人格、平等的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她所反抗的是整个社会的道德、法律、信仰的不合理性。

蘩漪与娜拉迥然不同，她明知道自己生活在监狱似的家庭中却违背着自己的意愿，忍受着别人的摆布，日渐抑郁苦闷，事实上，她并不真的了解自己在家庭和社会的地位，她与那个社会和时代也没有根本矛盾，她把自己受到的压抑、痛苦与虐待，仅仅归结于周朴园的囚禁与摧残，而没有把它与整个社会制度的罪恶联系起来，但是娜拉却是通过自己的生活经历感受到了社会、法律、信仰等的不合理，这是蘩漪所不能达到的，因而蘩漪所反抗的只是周朴园对她的严厉囚禁与落入周家所过的没有爱情的不真实的生活，还有周家两代人对她的损伤和欺侮。

蘩漪和娜拉所追求的生活理想有着根本区别：娜拉的理想与追求有着开创性的能力与思想，显示了一个个性主义者要求解放的力量，因此她勇敢的离家出走，让自己汇入到妇
女解放运动的洪流中。而蘩漪却停留在一个封建旧式女人的思想水准上面，她的骨子里沉积着的传统封建文化深深地影响着她的思想和行为，她的意识深层潜伏着某些软弱、妥协的因素，缺乏真正与封建家庭对抗的觉悟和能力，她对周朴园虽然充满了怨恨，却没有打算冲出周公馆这座死牢，去广阔的自由天地里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她与周家的矛盾激化，是周萍要中止她们之间的私通关系后而产生的报复心理，并不是她仇恨旧礼教、旧道德、追求独立人格的表现，面对牢笼般的封建家庭和没有爱情的不真实的生活，她不敢冲出家庭，只能随着理想的破灭走入人生的末路。她身上的封建旧式女人的一些根本弱点决定了她无力冲破旧家庭的束缚，只好在囚笼里讨生活，这是她悲剧性格的必然结果。

虽然曹禺笔下的蘩漪是一个旧式女人的形象，但她雷雨般的精神力量和敢于冲破封建家庭束缚的叛逆精神，激起了一道亮丽的闪电，她的行为和斗争是一个旧世界内部的破坏因素并促进了周朴园罪恶家庭的迅速瓦解，正好使我们看到了一个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在对生活的认识和表现中显示出来的辨证观点，这可能就是蘩漪至今都给人以至深印象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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